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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汪璆 毛素仙
　　
　　“设备运行正常，数据上传及时，复检记录完整。”
近日，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官走进辖区某机动车检验机构，对车辆环保检测开展
“回头看”。
　　此前，常山县检察院从一条群众举报入手，借助大数
据法律监督模型，揭开了部分检测机构为招揽生意，使用
作弊设备让尾气超标车辆蒙混过关的“黑色产业链”。
　　“同样的车，在这家检验机构过不了，换一家却检
验合格，太蹊跷了。”2025年3月，常山县一位私家车车主
向常山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反映了自己的遭遇。接
到线索后，常山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林菲敏锐

地意识到，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检测机构弄虚作假的
产业链。
　　为了还原检测真实过程，她第一时间调取了这家机
动车检验机构2023年以来的检验数据，逐条比对分析。
　　一组车辆检测异常情况引起了她的注意：同一辆
车在同一天内进行环保检测，首检结果为不合格，数分
钟后，多次检测的结果却都变成合格；不仅如此，不同
品牌、不同车龄的多辆车在检测时，竟出现了完全相同
的CALID码（控制单元校准识别码）、CVN码（控制单元
校准验证码）。
　　“CALID码相当于车辆控制系统的身份证，每辆车
都是唯一的，正常情况下不可能雷同。”林菲解释道，在
机动车环保检测中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有人在使
用作弊设备干扰OBD（车载诊断系统），让一些检测年

限久、尾气排放不合格的车辆蒙混过关。
　　面对这种手段隐秘、危害性大的检验造假现象，
2025年6月，该院搭建了机动车排放检验数据筛查大数
据法律监督模型，设置一车同日不同结果、多车不同时
却同码等监督规则，对辖区内多家机动车检验机构自
2023年以来的数据进行全面筛查。
　　模型运行后，共筛查出异常数据3200余条。“看到这
个数字，我们非常震惊，这意味着可能有大量尾气超标
的车辆正在带‘病’上路，对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林菲回忆道。
　　为夯实证据链，2025年7月，该院邀请环保领域专家
全程参与，对异常数据所涉车辆进行实地复检和模拟
实验。实验结果印证了检察官的判断，相关检验机构确
实存在使用作弊设备干扰、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

系统的违法事实。
　　办案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发现，部分机动车检验机
构为提高通过率吸引更多车源，使用作弊设备篡改结
果。车主看似省心实为糟心，既掏了冤枉钱，也埋下了
环保隐患。
　　针对该案暴露出的监管盲区，2025年8月，该院向相
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履行监管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部门联合公安、交通、市场
监管等部门迅速启动机动车检验专项排查整治，对两
家涉嫌犯罪的检验机构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累
计整改无证上岗、设备未按期检定、培训流于形式等问
题20余项。
　　2026年3月，该院持续跟进监督，推动相关行政部门
建立机动车复检机制，统一复检流程与时限，对复检不

通过的车辆，统一引导至合规维修点进行维修，经复检
合格后方可上路行驶；同时，推动建立机动车检验机构
“双随机”常态化监管机制，定期开展数据质量核查，从
源头防范造假行为。
　　2026年6月15日，该院检察官启动辖区机动车检验
机构“回头看”复查行动，对3家机构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体检式走访。现场复查显示，检测流程合规有序，数据
实时上传、全程留痕。某机动车检验机构负责人指着墙
面上实时跳动的数据表示，今后将严格执行各项规定，
确保每一份检测报告真实可靠。
　　从群众举报发现线索到检察建议推动治理，常山
县检察院以检察公益诉讼参与社会治理，推动机动车
检验行业从作弊过关走向阳光检测，让每一辆上路的
车辆都经得起检验。

浙江常山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让带“病”车辆无处遁形

推动机动车排放检验全链条闭环治理

　　记者连日采访多家专业文艺院团、对话行
业从业者与业内专家，再结合对直播间观众的
深度回访，看见传统文艺“破屏”出圈的突围之
路，也读懂了专业院团入局背后的坚守、磨合
与现实考题。
　　过去，网络娱乐团播常常被低俗噱头、流
量套路等裹挟，优质文化内容长期难以立足。
中央网信办“清朗”专项行动正本清源，为专业
文艺力量进场铺路搭桥。和商业直播靠噱头、
打赏变现不同，陕西省歌舞剧院、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等院团开展团播，坚持以艺术为本、以
传播为核，凭借专业舞台质感出圈，重塑了大
众对团播赛道的认知。
　　这份破圈并不轻松。演员要适应直播镜
头，克服镜头僵硬、心态波动；幕后团队也要重
新创作：把长剧目拆解重构，适配竖屏手机画
幅，打磨互动环节，完成从线下舞台到线上直
播间的媒介二度创作，每一处改变都来自反复
打磨。
　　调查中，记者加入陕西省歌舞剧院、浙江
歌舞剧院粉丝社群，一对一私信采访了十余位
长期追看院团直播的观众，倾听了他们的真实
心声。对年轻观众而言，院团团播是零门槛接
触传统艺术的绝佳窗口。正在西安读大学的
“00后”观众小林，是陕西省歌舞剧院直播间的
忠实粉丝，每月固定观看3场以上直播。在她看

来，线下剧院距离远、演出票价对学生群体不
够友好，而直播间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就能沉
浸式欣赏正统古典舞、国风剧目。更难得的是，
线上“种草”最终落地线下，不少像小林一样的
年轻观众，在直播间感受唐风乐舞的魅力后，
主动购票走进线下剧场，完整观看《仿唐乐舞》
等经典剧目，真正实现了线上引流、线下深耕
的传播闭环。
　　但热度之下，短板亦不容忽视。为适配线
上传播节奏，完整舞剧大多被剪辑为数分钟高
光片段，碎片化观看，容易割裂作品完整叙事
与文化内涵。不少观众期待，院团除碎片化片
段之外，能够适时推出完整剧目专场直播，兼
顾传播热度与艺术深度。
　　这正是专业团播当下的核心考题：如何在
适配网络传播规律的同时，守住艺术的完整性
与专业性。
　　流量转瞬即逝，内容方得长远。所有受访
的院团从业者都秉持着一致的清醒：院团团播
从不向流量妥协，只向观众习惯靠拢。线上直
播是传统文化传播的入口与纽带，线下剧场才
是完整艺术体验的核心载体。团播的真正价
值，从来不是短期的流量变现与热度收割，而
是充当经典文艺的“预告片”，为线下演艺市场
蓄水、为传统文化育人赋能。
　　如今团播行业已然步入规范提质的新阶
段。期待国有院团坚守艺术本心，平衡流量热
度与文化厚度，让正统优质的国风文艺，在数
字直播间持续焕发活力。

让让团团播播承承载载更更多多文文化化功功能能
全全国国数数十十家家国国有有文文艺艺院院团团将将经经典典剧剧目目搬搬进进直直播播间间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刘培溪
　　
　　“烽烟三国起红妆，一曲相思戏入场。”主持人话音落下，
古风舞台灯光次第亮起，舞者扬起水袖。直播间弹幕纷纷发
问：这般精良的国风演出，究竟出自哪家娱乐直播团队？
　　事实上，这场唐风舞蹈直播，来自拥有86年积淀的国
有文艺院团陕西省歌舞剧院（以下简称“陕歌”）。一代代
文艺从业者打磨完善的经典唐风舞作，如今走出线下剧
场，亮相直播间，在方寸屏幕之上演绎古韵。
　　2026年7月3日，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
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剑指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等六
类突出问题。当此之时，娱乐团播领域已经悄然涌现一股
“清流”———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
月，全国已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正以专业的水准、规范的
运营，将《只此青绿》《醒·狮》等经典剧目搬进直播间。
　　团播，是指以团队化运营方式开展的多人直播形态。
专业院团的团播，则是把一台经过重新编排的“微缩版舞
台演出”搬进手机屏幕，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接近剧
场演出的体验。
　　这股“清流”缘何而起？专业院团入局，又为娱乐团播
行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直播比想象中更难

　　“不好好线下演出，为什么还要花力气做团播？”这是
“陕歌”院长孟丁彼时听到的疑问。孟丁1985年进入“陕
歌”，深耕线下剧场多年，当初听到“做直播”的提议，他心
里也持怀疑态度。演员们更是“清一色地抵触”，有人觉得
“对着手机演出丢了魂”，有人甚至说：“直播可以，能不能
别让我亲戚朋友看到？”
　　但是，“陕歌”还是进场尝试做团播，并且成为全国最
早尝试做团播的专业院团之一。
　　专业院团做团播的初衷，并非被动“下场”。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数字与演播中心直播负责人宛林戎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做团播的出发点，本质上是打破剧场
的“围墙”。
　　“剧场座位有限、场次有限、地域壁垒明显。很多喜欢
我们作品的观众，受限于地域、时间等因素，少有机会走
进剧场。”宛林戎说，把专业的舞台搬到大众的手机里，让
优质文艺内容触达更多受众，这不是对线下演出的替代，
而是一种补充和延伸。
　　为了推动团播工作，“陕歌”推出了兼职项目制，8小
时内完成本职工作，8小时外参与团播的编舞、排练、演出
和运营，按“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挂钩薪酬。这一制度既
保障了线下主业不受冲击，也让演员的额外付出得到实
实在在的回报。与此同时，即便直播占据了大量精力，演
员们的每日练功却并未中断。
　　“第一次面对直播镜头，眼神不知道放哪里，一直盯

着镜头，特别死板，不看又容易飘忽。”3年前进入“陕歌”
的崔佳艺向记者回忆，即使跳的是烂熟于心的舞蹈片段，
也因为紧张导致动作拘谨、情绪不到位。
　　她的感受并非个例。“陕歌”舞蹈演员王岚有着十几年
习舞经验，第一次面对直播镜头时同样手足无措：“跟线下
舞台有观众喝彩不同，线上演出初期就像对着空气跳舞。”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初入直播间的专业演
员，最初几场直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镜头僵硬期”，动
作幅度要么太大出框、要么太小缺乏张力，眼神游离找不
到焦点。
　　更大的挑战来自心态。崔佳艺说：“刚开始没人看，就
怀疑自己不够好，越在意直播间的人数和评论，就越紧
张、越容易出错。”后来她反复观看回放，一条条抠自己的
问题，慢慢不再纠结数据和评论，而是专注跳舞。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演员洪子洋此前参加过综艺
节目的拍摄，镜头感比一般舞蹈演员好，但她依旧觉得直
播是另一回事——— 综艺有剪辑、有后期制作，直播是实时
演出。
　　洪子洋第一次直播时，直播间里没多少观众，但她感
觉特别紧张。实际上，为了做好直播准备，她在排练时花
了大量时间打磨动作细节，指尖延伸到哪个角度最好看、
裙摆甩到什么弧度刚好入画。她发现，剧场里动作要“打
开”，镜头前要学会“收”，但细节必须准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变化也在直播间之外悄然发
生。洪子洋看到，有人在评论区留言说，看了他们的直播
后开始让孩子去学舞蹈，“如果只在剧场跳舞，观众数量
有限，能去的城市也有限，直播以后，观众范围越来越广。
舞蹈的价值从来不是由表演场地决定的”。

镜头前重新编舞蹈

　　台上的演员在适应，幕后的团队同样如此。一场团播
的运转，远不止舞者站在镜头前跳舞那么简单。舞台两
侧，导播盯着监视器切换机位，游机师扛着摄像机跟随调
度推拉摇移，运营人员盯着后台数据实时调整策略，而主
持人则要独自完成串场、解读、互动、控场等任务。
　　“陕歌”直播间的主持人冯柏烨原本从事办公室行政
工作，被推到镜头前时没有任何现成的路径可循。没有课
程、没有教学，也不知道跟谁学，只能看其他直播间的主
持人怎么做，跟着扒话术、扒流程。他渐渐地摸索出自己
的主持特色——— 每隔几分钟穿插一段诗词讲解，发起弹
幕点歌、风格投票之类的互动，让观众从单纯的“旁观者”
变成“参与者”。起初有人觉得这些设计“节奏拖沓”，但冯
柏烨坚持做下来，反倒成了“陕歌”直播间的标识，后来还
被其他直播间模仿。
　　真正的挑战，其实在于团播内容本身。一场线下演出
动辄一两个小时，到了直播间必须压缩、重组、重新表达。
“陕歌”线上团播业务代表黄晓宇对此感触很深：“把近两
个小时的剧目压缩成3分钟至5分钟时长，压缩哪一段都

心疼，因为剧目每一段铺垫、递进都有它的功能。”
　　最终，为了最好的“剧目”呈现效果，“陕歌”选择走沉
浸式舞台路线，古风舞美配合主持人古诗串场，营造长安
气韵。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则把完整剧目拆解成若干片段，
保留最核心的舞蹈质感，再穿插演员讲解，降低欣赏门
槛。宛林戎解释说：“线上直播间节奏不能太慢，但也绝不
能把作品拆得支离破碎。”
　　改编，成了所有入场院团的必修课。
　　但这只是第一步，所有院团都面临一个核心难题：如
何把横屏舞台“装”进竖屏手机？
　　据了解，剧院舞台是横向的宽空间，群舞、三人舞调
度都是横向展开。但手机是竖屏、窄画幅，常规队形放进
去会出框。
　　宛林戎回忆说：“排练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群舞刚
散开，导播就从监视器后面探出头来说‘左边两个出框
了’。重来，再散开，导播又说‘右边那个人只剩半张脸’，
再重来。”团队只能把横向调度改成纵向纵深调度，机位
跟踪演员，保证观众看到每一个细节。

成为线下演出“蓄水池”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团播市场营
收突破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8000个。其中，专业文
艺院团的集体入场，成为最值得关注的标志性变化。截至
2026年7月，全国已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在抖音开展常态
化团播，累计直播超1.6万场，覆盖观众3.2亿人次。
　　与此同时，各大院团也在探索差异化直播路径。记者
注意到，成都艺术剧院把直播间搬到了西岭雪山脚下，舞
者在雪景中起舞，将自然景观与舞蹈艺术融为一体。从沉
浸式舞台到户外实景、从古诗串场到雪山起舞，各家院团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问题：团播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
化产品，而是可以有温度、有辨识度的内容表达。
　　宛林戎表示，希望专业院团的入场能“拉高整个行业
的内容上限，让团播承载更多的文化功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专业院团入局就可以坐享行业红
利。宛林戎说：“一定要尊重直播的传播规律，沉下心做用
户喜欢看的东西，同时守住艺术底线。”
　 黄晓宇也强调，“我们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向观众
的日常习惯靠拢”。线上是入口，线下才是完整的艺术体
验。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直播间认识舞蹈、爱上舞蹈、走
进剧场，团播这条赛道才真正实现了它的价值。
　　线上直播是否会分流线下剧场观众？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认为，团播
与传统剧场演出是互补共生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团播的
繁荣不仅不会降低观众走进剧场的意愿，反而会为线下
市场培育更广阔的受众基础，吸引看过经典剧目“预告
片”的潜在观众走进剧场。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赵丽
　　
　　2026年6月，在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管理司指导下，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携手相关平台发起“大戏
上团播”计划，助推经典剧目开展
团播。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启
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
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团播场景
内容低俗不良等突出问题。这些
举措背后折射的信号是什么？专
业演艺力量入场娱乐团播赛道意
义何在？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
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传媒大学文
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
宁，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化娱
乐法专家杨吉。
　　记者：在行业整治的背景下，
国有文艺院团批量入局团播赛
道，对整个行业转型会带来怎样
的影响？
　　郑宁：中央网信办专项行动
的启动，意味着依靠低俗噱头吸
引流量的娱乐团播模式的空间将
被大幅压缩。相比之下，实名认
证、规范运营、内容导向正确———
专项行动所强调的这些底线要
求，恰是国有文艺院团的基本操
守。专业院团以合规为底线、以品
质为追求，其入场客观上为行业
树立了内容标杆与合规样板，有
助于推动娱乐团播从野蛮生长向
规范发展转型。
　　记者：在前述专项行动启动
前夕，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指导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起“大
戏上团播”计划，助推《只此青绿》
《醒·狮》等经典剧目开展团播。这
一举措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
　　郑宁：上述举措印证着一个
清晰的趋势，娱乐团播正在从“流
量驱动”转向“内容驱动”，专业演
艺力量的批量入场将重塑娱乐团
播赛道的价值底色。专业院团的
入场以高品质内容建立了新的价
值标杆，推动娱乐团播从“打赏诱
导”的单一逻辑向“艺术传播”的
多元价值回归。
　　杨吉：协会组织、专业机构的
入场毫无疑问会增添团播赛道的
价值成色，也有利于纠偏当前低
俗的团播乱象。这些举措是本着“关注流量中
的质量”和“创造质量下的流量”的正向思维，
值得肯定和期待。
　　记者：这种变化能否催生全新的团播内容
生产体系？

　　郑宁：专业院团提供内容源
头与专业表演力量，平台提供技
术、流量与运营支持，行业协会提
供标准与规范指引，形成“内容创
作—技术适配—合规运营”的闭
环，有助于产生新的团播内容生
成体系。
　　杨吉：能够重塑当前的内容
端供给格局，也就是PGC（专业组
织生产内容）+OGC（职业机构生
产内容）并存的内容生产市场。
　　记者：不过，直播间不是线下
舞台，直播间的网友也不是剧场
里的观众。如何把线下优质内容
搬到线上舞台，并有效触达受众？
　　杨吉：这其中需要专门的网
络与新媒体运维人才。线上的演
出从主题设计、内容选择、节奏输
出、镜头语言、形象气质等方面都
不能是对线下演出的简单照搬照
抄，否则就会因为不具有网感而疏
远了线上用户。观察目前能吸引大
量用户观看的优质内容团播，他们
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尤其是触
达受众这方面，优质内容团播能
够带来情绪满足和有效互动。
　　郑宁：线下剧目不能直接照
搬线上，需要适配竖屏传播逻辑，
运用特写、互动设计、轻量化改编
等方式完成线上适配，贴合直播
间受众观看习惯。团播不能简单
照搬线下剧目，必须进行媒介适
配下的二度创作。
　　记者：数字化深刻重塑了文艺
传播形态与大众文化消费场景，线
上阵地已成为文艺作品传播的重
要平台，文艺院团如何在打磨线下
剧场精品的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浪
潮，进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在团播
时保护相关剧目的著作权？
　　郑宁：文艺院团的数字化转
型，团播是有益尝试但非全部，文
艺院团应在打磨线下精品的基础
上，积极拥抱数字浪潮。一方面以
团播拓展线上观演路径和增收渠
道；另一方面应建立数字化内容
资产库，探索线上付费、数字衍生
品等多元营收模式。
  国有文艺院团打磨的剧目属
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畴，受著
作权法保护。相关剧目若遭遇盗播

等侵权行为，可依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追究侵
权方法律责任。
　　杨吉：文艺院团要有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
媒介素养，要洞察并努力满足网络用户的真实
需求，团播内容要浅显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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